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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河颂
———献给家乡的歌

!

雪安理

圣洁的白云一朵朵

在蓝天上巡逻

驱散了风霜雨雪

让太阳温暖山河

激情的浪花一束束

在大河里奔波

传递着喜怒哀乐

把感叹融进漩涡

啊

白云向蓝天承诺

让太阳温暖山河

浪花为大河呐喊

把感叹融进漩涡

挽住云河洗天青

人间正道永宽阔

田野的风
!

杨正彬

一棵禾苗的幸福

我想沿着一棵禾苗的方向

学会哭学会笑

学会慢慢睁眼

半信半疑奔走中学会倾听

风雨的问候虫鸟的呢喃

骨骼拔节的劈啪作响

无论你来与不来

有些秘密都不说破

我要学会枯黄

学会低头

学会忍受某一天头被割下

依然成熟地笑着说幸福

我的稻子

你的世界里，住着风雨，哭笑

这些，不用别人介绍

灯火走远了。许多算计和商人

被你关在了门外

你的呼吸暖暖的，心思柔柔的

那些蛙鸣很快就跳进来

还有蚂蚱，绿绿的身子

你的梦很轻，像母亲的发丝

父亲抽起的劣质烟雾

你的梦就躺在他们的皱褶中

心满意足的样子，像他们

越来越远的笑

于是紧紧地，你就挨着

你的兄弟姐妹，堆成了堆

像小山，像坟茔

我徘徊世外，渐渐孤独

我无法再伸手抱住你们

哭一声爹！喊一声娘

说说显摆
!

吴忠

显摆，即炫耀，高邮话也

叫摆跩，摆胜（音）。人喜欢显
摆，大概来源于某组基因的排

序，一点点大的小孩子，画了

一幅画，或者搭了个积木造型

什么的，要把家里大人一一拖过来“欣赏”，得

不到赞美绝不会罢休。成年人显摆不能这么直

接，要含蓄得多，让你感觉他（她）完全不是有

意的。比如中国大妈，若戴了只金手镯，她不会

直接捋起袖子给你看，而是说，唉，这几天感冒

难受死啦。你不禁会问，去医院挂水了没有？她

就说，挂啦，遇到个小护士拙死啦，给戳了几针

才挂上。你看你看，弄了好几个针眼。她把袖子

捋起来，指着金镯子周围给你看。针眼看不见，

金镯子直晃眼。你转而会问起金镯子的事，她

又会一副抱怨的样子说，叫不让买不让买，儿

子媳妇（或者女儿女婿）非要买，一万多块呢，

浪费钱。有什么戴头呀？你羡慕得只有咽唾沫

的份———这也正是她最想看到的。

女人喜欢晒幸福，男人则喜欢炫成功。新

升了官的男人都热衷“衣锦还乡”，好让乡亲们

看看当年不起眼的穷小子，如今却混出了人

样。还有就是喜欢搞聚会，这样的聚会同时也

是新闻发布会，总会有消息灵通人士当那么多

人面叫他的新职位。从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眼光

中，他能体验人生最大的快意。再不济，遇到人

就说忙。和平年代又不打仗忙什么？肯定是负

责的事情多了，或者应酬多了呗，肯定是升职

了呗。待一问，果然是。

现在炫富的人多，特别是土豪。什么用上

百辆豪车迎亲啦，什么用数十公斤黄金做衣服

啦等等，这些屡见不鲜，无须说。在物质极其贫

乏的年代，也少不得有人炫富，虽然跟现在炫

富的分量远不在一个级别，听来也许感到好

笑。听祖辈讲，他们那时烧菜时菜油都舍不得

放，吃油的人家吃完后嘴唇上的油常常并不擦

掉，而是留着给别人看，别人看到他（她）嘴唇

上有油光，就知道他（她）家吃得不错。吃得不

错就意味着家中殷实，令人羡慕。也有人根本

没吃油，故意在嘴唇上涂一点。还有就是吃完

后，擦嘴也不用毛巾，直接用袖口揩，谁袖口油

多得起硬，就证明谁家有钱。

有的人有钱，想显摆又不敢，主要是出于

两种情况考虑：一是害怕炫富会招贼招抢，或

者招来亲戚朋友向自己伸手借钱；二是财富来

路不正，露了富，岂不是自找麻烦？事例很多，

单说个前不久看到的有趣的

社会新闻吧。说重庆两个盗

贼，居然把偷来的珠宝拿到网

上来晒，结果被公安机关逮个

正着。后两贼被网友笑称为

“笨贼”。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哈哈。当然，

也有尽管隐藏得很好，最后还是被挖出来的。

当官的不贪，富是没有理由的。所以许多贪官

在案发之前表现都很低调，绝不露富。一种被

称为“葛朗台式”的贪官，吃的住的行的看上去

都很简朴，上班骑的自行车说不定还生着

锈———可是一旦案发，能从其家搜出数千万乃

至上亿的资产来！令人瞠目结舌！

可以显摆的东西很多，应该说是方方面

面，无所不包。物可以拿出来显摆，人也可以拿

出来显摆。老公有事业，聊几句就会说我家那

位如何如何忙。老婆有些姿色，恨不得天天“挂

在裤带上”，满大街上走。子女有出息，则三句

不到就谈到孩子。不说家人、近亲，不是也时常

听到有人说其表哥的小舅子的叔丈人的女婿，

在哪儿做个什么长之类的吗？朋友圈、同学圈

等等也同样可以显摆。有的人在公共场合（如

宴会这样的场合），会跟那些在社会上有头脸

的人像老朋友似，或扶着膀子热情招呼，或脑

袋挨得很近窃窃私语，让人猜想他们的关系肯

定不一般。显摆人脉关系，实际上就是向你展

现他（她）是有能量的，你以后要把他（她）当个

人物看待。

显摆技艺。如果确实有两把刷子，拿出来

展现展现说不定还要提倡。就怕并非如此。比

如某人喉咙好，喜欢在公共场合唱歌，虽有显

摆之嫌，但毕竟给人听觉享受。就怕遇见声带

不好，却没有自知之明，又喜好在公共场合卖

弄的，若跟这样的人在一个屋子下上班那就惨

了，非减寿不可。显摆学问，就怕是半瓶水。我

有个同学，当年追女朋友卖弄学问，说他对现

代诗歌有研究，可是漏了馅，把戴望舒说成了

大美女，还说徐志摩追求过戴望舒。女友问他

徐志摩什么时候又搞同志关系了？他脸涨得通

红。

不能说显摆本身就是个什么大毛病，至多

就是得意忘形的样子会招来人嫌恶。但显摆会

激起人与人之间的盲目攀比之风，带坏整个社

会风气。多少人为此打肿脸充胖子，买来根本

就不需要的车或其它奢侈品，搞得欠了一屁股

债呀。

小马
!

濮颖

小马姓胡，属马。叫什么，知道

的人不多。他二十年多年前就在这

所百年老校做零工，按属相排下来

看，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小马个

头不高，人挺精神，也有力气。说话

嗓门很大，咬舌严重。那是因为他先天舌系带发

育不良，幼年时父母也不晓得找口腔科的医生矫

正，以致落下现在这个毛病。小马命苦，跟牛郎一

样，从小父母死得早，跟着兄嫂过。兄嫂对他不是

很好，经常饱一顿，饥一顿。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也没给他好好张罗，好年景一下子就过去了。

十多年前，他讨过一个老婆，当然不会跟牛

郎一样幸运地遇上美丽善良的七仙女，而是亲戚

们费尽周折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一个贵州女人。

男欢女爱的日子过了几年，就是在那几年里，小

马的瘦长脸变成了小国字，瘪瘪的肚皮也在不知

不觉中挺了起来。大家经常寻他开心：“小马，这

些年没见你老婆肚子大，原来是你怀上了。”小马

听了一点不恼，乐呵呵地摸摸自己微微突出的肚

皮，憨憨地笑着说；“是的，快三个月了。”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女人跑了。卷走

他可怜的一点积蓄，也没给他生个一男半女，丢

下他至今孑然一身。有人问过小马恨不恨那个

女人，小马摇摇头：“人家到底跟我过了几年，一

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似海深，该我命苦。”

“屋漏偏遭连阴雨”，没有多久，小马在一次

施工中意外受伤，校方可怜他孤寡，给他治好伤

并收留了他，签了长期用工合同，还特地分了两

间闲置的校舍给他。从此，无依无靠的小马有了

属于自己的家。

这个学校有很多香樟树，每天天不亮，小马

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香樟树下。香樟树长在校园

主甬道的两侧，落叶多，还结一层酷似小蓝莓样

的黑色果子，果子硬硬的，用脚踩上去咯蹦一声

响，冒一股紫黑色的液体。小朋友觉得很有意

思，下课时经常三五成群地去踩落在地面上的

果子，踩碎的果子壳粘在甬道的水泥路面上，黑

色的果汁就会黏在水泥路面上，形成一块一块

的黑斑。小马心疼地面被弄脏，大早就起来清

理，一边弄一边叽里咕噜地埋怨。课间的

时候他也闲不住，不时去追赶踩果子的

调皮猴。为这事他还专门到校长室上访，

校长很重视，为此开了专项会议，果然，

孩子们不再踩果子。路面看起来清洁多

了，小马很开心。

这所学校里除了香樟树，还有孝慈竹，红

枫，枇杷，牡丹芍药，金桂银桂，山茶腊梅，春桃

冬青。小马自然而然地又做起了花匠，浇水，剪

枝，施肥。看不见他做了多少，只知道三月春桃

朱砂染，八月桂花一垄烟，冬日的第一场朔风吹

过，你站在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闻得到腊

梅的暗香浮动。六月一到，黄灿灿的枇杷挂满枝

头，大家都说这是小马的功劳。

其实小马也挺精明的，他知道“王小二子下

面，看人兑汤”的道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一点

不犯嫌。在他的眼里，“县官不如现管”，总务主

任比校长的官大，因为他属后勤组，总务主任就

是他的直接领导。他也单纯好骗，平日里有老师

指派他做事，他没那么爽气，但只要说一声：某

某主任让我请你怎么怎么的，他二话不说，拔腿

就跑。这一招屡试不爽。但是他也有热心帮忙的

时候，平时常跟他打打招呼、拉拉话的，有废弃

不用的旧簿本让他收去卖了废品的，他都能记

在心上。小马也会做人，学校食堂的泔水、剩菜

饭他会收起来，隔三岔五送到兄嫂家中喂猪。兄

嫂也会念及他此时的好处，到了过时过节带他

回家吃顿团圆饭。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小马依旧孤身一人。大

家舍不得小马，都叫他趁早找个对眼的，将来老

了也好有个伴。小马却说不着急，要找就得找个

有文化的。他说西天大雷音寺悬梁上的蜘蛛终

日听如来讲经，日子久了也染了佛性。小马二十

多年生活在这座书香校园里，多少也沾染了一

些文化味，有这样的想法不足为怪。

大家都说小马傻，不会想心思，从没见过他

有不开心，不满足的时候。我想，当夜深人静的

时候，孑然一身的他望着窗外的星斗，眼中一定

会有一滴晶亮的眼泪。

父爱如锤
!

淖柳

秋风萧萧，凉意来袭。晚间散步的我，不觉打

了个寒战。

寒战中，我想起了卧在开发区公墓里的父

亲。爸爸，您冷吗？儿给您送件衣衫去。给您烧点

纸钱，以红红的火光和我的温热的身子，焐焐那冰

冷的墓地，再次互感着我们父子的体温。

前年秋天，父亲因脑梗久治不愈，常年卧床

不起。我们姊妹几个轮流照顾风烛残年的父亲。一

天傍晚，我守候在病床前，阅读着正安兄的《父亲

米寿》一文：“去年中秋节前后回家，看到父正跪在

浮箱码头上汰衣服，我眼睛立即湿润了，父亲不会

游泳，万一滑下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责怪

父亲不该如此大意，父亲若无其事，连说不碍事，

做惯了。”读到这里，我潸然泪下。可怜天下父母

心。父母总是为儿女做得很多，让儿女做得很少；

父母给儿女的太丰太厚，儿女们怎么报恩也报不

尽啊。病床前，我感到父爱的太阳温暖着我，父爱

的小锤轻敲着我，让我多了些温情与暖意，多了些

清醒与坚韧。

父亲，陆树勋，识字不多。1949年初，父亲推

着板车随大军南下。行至高邮，跟着时任营职的叔

叔陆青山，留下来参与国营农场建设。在我记事的

时候，常听到果林场前辈们说，场里有个有名的

“陆大扁担”，就是你爸爸。在马棚老鼠沟农场、果

林场筹建时，你爸爸挑河沟用的扁担最长最粗，他

挑着五六百斤重的泥担子，从河底爬到河肩，总是

走在最前面，每年挑河评先的头牌都是他。

由于父亲的肯干和朴实、可信和憨厚，领导

让他干起了采购员。1962年，父亲被省农林厅借

调去辽宁等地，采购紫穗槐等树木种子。一“借”就

是一年。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母亲领着我和妹

妹过着艰难的日子。借调外采结束，父亲返家，给

我带回了全校最美的帆布皮包边的书包。当我精

神地背起小书包，欢天喜地跟着我的涟水同乡朱

农生大哥去读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在我小屁股上

轻轻地锤了一下，我兔子似地奔向学校。

果林场里的我家住宅，与下放知青点靠得很

近。在我小学三年级暑假的时候，父亲把我拉到场

圃团干部、下放知青冯其亮的面前（冯其亮在市民

政局干休所退休），对冯书记说，我把小场子交给

你（“小场子”是我的乳名），以后场里那头驴子的

草料就交给他了，要是小场子偷懒，没有打驴草，

你就告诉我，看我怎么锤他！从此，我就干上了小

驴倌，喂驴、溜驴成了我的课后作业，由于草足驴

肥力大，驴儿拉磨也更带劲。六年级之后，我去宝

应县王营中学念书，就此结束了我的喂驴生涯。三

年的驴倌，让我初步懂得了何谓劳动、何谓坚持。

1968年，建设高邮化肥厂时，从全县抽来了

30多名采购员，父亲位列其中。厂子建成后，需留

下3名。父亲因采购化肥生产的心脏设备成绩显

著，被主抓工业的县领导选中，实现了由农业工人

向工业工人的一跃。组织上关心，开始着手把母亲

和我们姊妹三个调上城来，以便父亲采购工作再

上层楼。父亲多次与知心同事商讨：把家往哪儿

安？有的说就安在城里吧，妻子可以进在建的水泥

厂也可进化肥厂。有人建议还是

去离城很近的八里松蚕种场为

好，场圃调场圃很顺，再说孩子

们还可以不下放了。权衡再三，

父亲表现出采购人爱子的精明

与狡黠，最终选择在城南的蚕种

场落户。曾经下放在蚕种场的知

青们都知道，蚕种场的体力活并

不比农活轻，挖沟、挑肥、嫁接、

打桑、夜间喂蚕等活儿，比农村

四夏大忙还重还累。父母的一门

心思就是：苦归苦、累归累，好歹全家人团在一块。

高中毕业，我做了一年代课教师，参军去了。

返乡归来，正赶上首届全国高考，语文考得不错，

数学拉分不少。未过关的分数发下来了。当天晚

上，父亲一边劝我说，当兵了，没时间看书，能考成

这样就不错了。不急，不焦，以后还有机会。说是

说，劝归劝。我看得出来，要强的父亲并不高兴，他

一个人喝着闷酒。那些天，怕看父亲阴沉的脸，我

失眠了。

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带来了不少好机遇。

1984年。我参加全县首次国家干部录用考试，以

高分录取，在县委、县政府领导面试后，进入了县

委核心部门工作。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

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陆家第一个在老爷大

堂里做事的人。要争气，要好好干啦。父亲知道我

不会喝酒，特地为我倒满一杯。以一种按捺不住的

欢欣与得意的心情对我说，干吧，伢子，相信你会

干得不差。我端起父亲斟的酒，有一种酒杯如锤的

叩击和频次。一杯下肚，我流泪了。

父亲是凡人不是伟人，也有着自己的不足与

过错。在一次“文革”批斗会上，父亲登台谈到场里

领导不听取群众意见、不顾实际乱指挥，造

成生产上的损失，给场圃和职工家庭一度造

成很大的困难。说着说着，父亲竟生气地用

手里的毛主席红宝书，顺手给那个“走资派”

一个冲头。会后回家，妈妈和小小的我都说

父亲的不是，父亲也承认自己的冲动与过

失。事后，父亲一再向这位场领导认错、致歉。

这位领导也不记前嫌，还多次主动为父亲的

离休待遇而证明而奔走。

父亲安度晚年之后，还一直关注儿子的

成长、成熟。在工作和生活上，我有时也烦也

怨也发牢骚。父亲得知后总是劝我：要往后

看，与过去比已经好多了；要往横里看，与你

的同学比、过去的同事比进步还是不小的；

要往前看，希望总比失望多，法子总比困难

多，我不如人万万千，人不如我千千万，只要

努力了就可以了，只要良心上不亏就行了。

父亲这些朴朴实实的话，常常如小锤敲击着

我的心，给我以永不懈怠的勇气和后劲。他

老人家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韦石”和“斯

践”的笔名，只要看到《高邮日报》以及市以上

报刊载有我写的稿件，都仔细阅看、一一收

藏。节假日里，有时还拿出这些报刊，拍着对

我说，把你的想法写在上面，蛮好的嘛。要坚

持住，不能停啊。

那个给我锤拍和斟酒的父亲，走了。那

个给我唠叨和藏报的父亲，没了。那个给我

脸色和鼓励父亲，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

没有办法，我又有什么办法能延续父亲的生

命呢？父亲的肉身没了，但父亲关于努力的

教导还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父亲那勤劳的

基因还在儿孙们的体内裂变和沸腾。春夏秋

冬里，酸甜苦辣中，我多么渴望父亲能再拍

拍我肩膀，再锤锤我的屁股。没了，往往是最

最最真的存在。少了，常常是

最最最多的拥有。亲爱的父

亲，您一路走好。锤锤之音，

永铭我心。您的拳拳之心、锤

爱之情，是我不灭的路标和

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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